
「非」要我們嘗試的夢想之道 

 

自己目前為即將畢業的大四生，已經在大三下完成系上對通識課程的修習門

檻。本來可以不必再對通識課程有所想念，當自己從學校的海報獲得此次通識教

育的徵文內容，想到班導最近對我們班上的鼓勵：「多去嘗試看看，不要害怕成

果如何。」這時的我，便勇敢地抱持嘗試的態度，以過去在通識課程的些許經驗，

還有目前接觸到有關的資訊，分享我對學校在規劃通識課程的個人看法。 

去年 11 月，徐興慶校長上任指導文大校務。我很清楚記得徐校長明確地指

出文大需要有新的目標—「國際化」—利用與海外資源的連接，和外國交換生互

動分享經驗的過程，讓學生廣聞世事，以此培養主動積極的競爭力。其實，這種

想法即是「跨域學習」的延伸。在台灣大專院校推行的通識教育課程中，已經有

為跨域學習鋪路的可行性。國內教育學者李家同先生在〈大學理想之實踐〉中指

出：「理想大學，注意的應該是人格的陶冶，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智慧的養成」。

美國學者霍瓦德(Craig C. Howard)說：「如果通識教育可做為大學課程背景共識，

大學通識課程必須（不管足不足夠）成為社會背景共識的最高發言人。如果大學

不能完成這個使命，大學的正當性就要受到質疑。」 

18 世紀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在學習模式上配合產業發展需要，自然科學的

法則套用到所有學科之上，造成大學現今科系的專業化與精細化。自然科學讓我

們習於「垂直式思考」，確立明確的做事方法和評量規則。然而，現今全球化變

遷的時局下，社會需求也在更動，不可能倚賴過往的思考邏輯去面對嶄新的挑戰。

學校可以培養出所屬專業的人才，同一種專業能夠運用在生活多少層面，想必知

識淵博的大家也都心知肚明。無論物理、化學、體育、醫學、美術、音樂、地理

到國企，如果沒有考量現實社會發展，非但不可在專業成就上有所突破，還須面

對新興學科的挑戰而有淘汰風險。「垂直式思考」帶來的思考僵化守舊，無法跟

上時代的步伐，人文社會學科的「水平式思考」顯得極度重要。人文學科例如自

己所修習的歷史學，它不單是人類生活的記憶，更是乘載各學科領域發展的重要

源流。我的系上老師們常叮囑我們：歷史學習不能單靠史學的解釋，更需要與各

個學科進行對話。「水平式思考」的學習模式，就在訓練我們靈活運用其他學科

的長處，讓自己的思考具有各種可能性，有助於未來在各種時空環境的變化下仍

能保持學習的信心。目前文大通識教育在規劃發展下，有人文、自然與社會三大

領域，所要達到的是跨域學習的首要目標—認識與嘗試。通識課程本身的深度不

會讓各科系學生感到艱澀，而是要藉由這樣一個平台讓學生進行思索，認知在自

己所屬學科之外，還有更多自己「不知道」卻也「想詳細了解」的科目，促進學

生跨域尋找自己還想補強的地方，未來在資訊的掌握度上也能從容應對。 

自己從大一到大三，修習各 2 門的通識課程後，覺得社會通識這塊帶給我滿

多啟發的。大一上修習鄭子真老師的「國際政治與現勢」這門通識課程來說，所

談到的是國際關係的變遷與法律的相關探討，可與世界歷史的內容相互對照，自



己認為滿喜歡的課程內容。不僅因此認識全世界在面對人類相同的政治、外交問

題時，如何反應與調解，歷史與政治關係常常牽動文化及民族發展，值得我們現

今在全球快速發展的時局下深思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存。面對西方國際體系和東方

以中國為首的朝貢體系有所分別時，除了可以用歷史的角度解釋過往文化發展的

源流，也能藉近代的政治時局做判斷，兩者的專業相互結合，看事情的角度就能

更加宏觀，提出不少過往未曾想到的見解。社會科學方面的一些觀點，有助於人

文學者在面對現實的問題時，能適時在理論上衡量，發現歷史脈絡的些許變化，

有點類似「放大鏡」的概念；而要探究政治、外交事件發生的起因、過程和影響，

則不可不放在歷史學的脈絡中。在「梅迪奇效應」(The Medici Effect)的火花碰撞

下，自己現在於網路上接收要聞時，聽到哪個國家又發生內部動亂，或者國際人

權、資源糾紛，都能稍加留意其中可能牽涉多少國際理論與歷史因素，防止偏見

性思考而以自己的觀點毫不留情批評，避免許多不必要的仇怨與糾紛。台灣在近

年民主化政治的發展中，歷經戒嚴時期的言論管制，開放後則在兩大政黨立場鮮

明的狀況下，以及對岸中國大陸的歷史情結中漸漸迷失指引未來的方向。台灣大

學生更是需要通識教育激發不同面向的思考，讓心中的意見與評論，不受過度偏

激的立場而輕易影響自身的行為準則。說到這裡，也算是對李家同先生的「獨立

思考」提出個人經驗上的意見。 

至於這樣的跨域學習在延伸的方向，除了徐校長所述的「國際化」交流，處

在國內學習的我們，有沒有更多實際的方式來領略通識教育的價值？這裡就需要

比較兩種專業概念—「T 型人才」與「非型人才」。過往在大學現場，強調的是專

業技能的深度，因此科系相關實習、產學合作，容易培養出專業的「T 型人才」。

隨著 1990 年代以後的全球化發展，到 2010 年代陸續因應其中弊病而產生的反全

球化思維變遷，職場環境不如以往穩定，衝擊的將是學生畢業後的出路問題。通

識教育所希求的不再是輔助專業，而要把學生從專業中「釋放」出來，藉由與不

同學科專業間的互相溝通並合作，重新認識人際交流的本質，提升學識的廣度，

才有實力面對不同的挑戰，這是「非型人才」所要具備的視野。而要達到培育「非

型人才」的目標，根據我國經濟部工業局在「ITALENT 產業人才發展資訊網」

的資料分析，需要有以下四點條件的配合： 

 

一、學習者需要意識到自己是學習歷程的主人。從學習歷程到職涯經營，審慎 

    思考自己為人生規劃的主角，進而拿回人生的主權。 

二、從原有的專長或興趣發展跨域能力。 

三、熟知相關的學習資源，靈活搭配不同的學習管道。除了正常授課之外，最 

    有彈性的非正式學習，例如：專業小組討論、自行閱讀相關書籍或資料 

    等，且定期檢核努力的結果，評估自己在跨領域的學習與應用之成效。 

四、建立終身學習的習慣。 

 

「非型人才」之所以為現今社會所重視，很重要的原因是由學習者本身的角



度出發，在彈性的學習過程獲得廣博的知識與技能，在實務面上真正發揮對於社

會的貢獻。要將此應用於現今通識教育的突破，意即要讓我們學生對通識課程有

更多的熱情，自己覺得在課程設計上，可以由翻轉教育進行改造，讓學生作為課

堂的主人，老師所要做的為引導的工作，輔以特色專題的構想、製作與發表，讓

不同科系的學生在討論、分工、合作之間產生團結與責任感，藉此吸收來自不同

領域的想法。積極進取的學習風氣，即由此讓世界看到台灣人才從廣博接收世界

新知且轉化為自我提升的軟實力。 

通識教育對比人類展開智慧學習之旅的歷程，仍然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自己在文章中提出的一些個人觀點，主要自己有在高中時期經歷過翻轉教育的正

向影響，以及在現今曉峰學苑的訓練下所體會的新形態學習模式。不僅是為了通

識教育的未來發展而給予建議，也希望文大在新的思維引領下，學生都能在獨立

思考及跨域學習這兩大方面精進實力。在充滿各種可能性的未來，教育作為改善

人類社會發展的樞紐，更需要彈性且活躍的學習心志，從內涵提供實質的力量，

推動台灣人才與全球接軌並回頭協助國家發展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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